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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俊逸眉头微皱，与齐
伯一道走出内室，沉思良久，
低 声 吩 咐 ， “ 齐 伯 ， 要 是 这
说，就麻烦你走一趟，有请伍
秀才。”

“好咧。”齐伯快步走去。
望着齐伯背影，俊逸苦笑

一声，摇头道：“嗬，真就是冤
家路窄哩！”

齐伯赶到伍中和家，已经
小半夜了。

伍傅氏听到叩门声，急急
慌慌地穿衣起来，赶到门口，问
清是齐伯，开门。齐伯讲明情
况，伍傅氏踅回房间去叫中和。

中和早坐起来了。此时敲
门，八成是来请他出急诊的。

“啥人？”中和穿衣下床，
收拾行头。

“是鲁家齐伯，说是马家老
夫人又病了。”伍傅氏帮他收
拾，“你这快去。”

伍中和坐回床头，反而不
动了。

伍傅氏把东西收拾好，瞟
他一眼：“他爸，你哪能不动
了？齐伯候着哩！”

伍中和依旧没动。

不得已的重逢
伍傅氏将医箱提过来，塞到

他手里：“快点呀，人家介大一把
年纪了！”

伍中和长叹一声，身子依旧
没动。

“我晓得你是为的啥事体。”
伍傅氏扑哧一笑。

伍中和看过来，声音急促：
“啥事体？”

“为当年那场赌，是不？人
家赌赢了，你赌输了，这要见面，
脸上过不去，是不？”

那场旧案鲜有人知，伍傅氏
此时提起，无疑是揭了他的伤
疤。伍中和呼吸急促起来，白她
一眼：“多嘴！”

伍傅氏半是嘟哝：“他爸，这
都介久了，你还争个啥哩？再说，
一桩事体归一桩事体，今朝是老
夫人生病，你……”

伍中和重重咳嗽一声，目
光凶巴巴地射过来，伍傅氏赶忙
憋住。

见话已让她挑白了，伍中和
不好再讲什么，极不情愿地缓缓
起身，拿起一只乡村郎中常用的
手提箱，步履沉重地走向院中。

齐伯拱手揖道：“不好意思，
打扰先生了。”

伍中和拱手还礼：“让你久
等了。走吧。”

二 人 脚 步 匆 匆 地 赶 到 马
家。听到声响，俊逸迎出门外。
中和与他见过礼，进门为老夫人
把脉，而后在她头、颈上按捏一
阵，又在左右手腕各下一针。

马老夫人的呼吸渐渐平缓，
面色也和缓多了。

俊逸大是叹服，语气恭维：
“伍兄，没想到你这医术也介好！”

中和未予理睬，只把两眼盯
在老夫人身上。

老夫人睁开眼睛，看着伍中
和，略显吃力地给出个笑：“伍先
生，有劳你了。”

伍中和回她个笑：“老夫人，
都有哪儿不适宜，讲来听听？”

“背上冷飕飕，头顶痛兮兮，
手脚软绵绵，心里烦糟糟，交关不
适宜哩。”

“呵呵呵，”伍中和轻声安抚
道，“老夫人，没啥大事体，看脉
相，你这身子骨结实哩。”掏出一
粒丸药，“这粒丸药，只要老夫人
吃下，管保身体矫健健，一星星儿

病都不会有嗬。”
“敢情好哩，谢谢你了！”老

夫人冲他又是一笑，挣扎几下欲
坐起来。俊逸急挪过去，扶她坐
起，在她背后垫起两只棉花枕头。

老夫人饮几口，将药冲下，目
光缓缓转向俊逸：“瑶瑶寻到没？”

“在家里呢，这辰光应该睡
下了。”

“这就好。”老夫人松下一
气，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向仍旧跪
在床边的阿秀，老泪流出，长叹一
声，“唉！”

鲁俊逸生怕她说漏什么，转
向中和，移开话题：“伍兄，能否再
为阿拉姆妈开个方子？”

“好吧，”伍中和拿出纸笔，
“我这就开一个。”埋头写几个字，
递过去。

俊逸接过一看，惊愕道：“堂
戏三日？”

“是哩，”中和望着老夫人，
“老夫人眼下只有一病，心里烦糟
糟。三日堂戏一开，老夫人啥病
也就没有了。”

“好好好，”鲁俊逸朗声笑起
来，“你这方子好咧。齐伯，这事
体由你操办。你打听一下，方圆
哪家戏班子最好。”

说到堂戏，马老夫人果然来
劲了，忽身坐起，连连摆手：“俊逸
呀，甭让齐伯费心了，就叫甫家班
子吧，既省钱，听起来也顺耳。”

“好好好，就叫甫家的！”鲁
俊逸呵呵笑起来。

中和趁势起身，拱拱手道：
“老夫人，鲁老板，辰光晚了，生员

告辞。”
老夫人欠欠身子：“伍先生，

半夜三更地惊扰你，老身实在过
意不去。俊逸，你代老身送伍先
生回府！”

俊逸、齐伯送伍中和出来，
走至中堂，俊逸道：“伍兄留步！”

伍中和止步。
“伍兄，时光荏苒，转眼就是

二十年了！”
“鲁老板记错了，”中和回走

一步，目光逼视，“应该是二十年
五个月又三天！你应该在今年三
月初七衣锦还乡才是！”

“伍兄记性真好！”
“观鲁兄架势，是想此时此

地就了结吗？”
“在下不敢。在下只想告诉

伍兄，那场豪赌，在下认输。”
“哦？”中和越发揶揄，“鲁老

板别是正话反说吧！”
“非也。”俊逸的声音略略激

昂，“在下不过是挣了几个臭铜
钿，如今眼里也只有臭铜钿了。
反观伍兄你，依旧是境界高远，傲
骨铮铮，浩气贯空啊！”

伍中和两道目光直射过去，仰
天长笑一声，扭转身，大踏步而去。

“再请伍兄留步！”
伍中和再次住步。
俊逸掏出一张庄票：“在下

愿赌服输。尽管伍兄粪土金钱，
这笔赌注，还请伍兄不弃！”

伍中和爆出一声更长的笑，
一个转身，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镜湖双叟
这一夜，伍中和辗转反侧，

脑海里一直在琢磨鲁俊逸讲出的
每一个字，直到鸡叫仍未睡去。

回想这二十来年，他对鲁俊
逸的避而不见，无非是为他们之
间的赌注这个心结。

翌日晨起，吃过早饭，中和
来到挺举书房，脚下垫个凳子，从
书架顶部取下一个长条纸盒，拍
掉上面的灰土，小心翼翼地拿出
一条珍藏多年的卷轴，在书案上
摆正。

伍中和展开卷轴的动作极
是小心。

画轴展开，是一幅西湖飞雪
水墨画，上面题写两行诗，笔法苍
劲有力。

挺举审看画面，目
光落在题字上，脱口而
出：“镜湖双叟！” 9

连连 载载

黄河村探秘
焦目祥

周末，几个文友驱车来到黄河探幽。当然，我
们所抵达的不是那条闻名遐迩的母亲河，而是一个
村落。与母亲河同名，是巧合还是什么，我并不知
晓。黄河村坐落在皖南山区石台县七都镇境内，在
距镇上十来里的东南方，七黟公路穿村而过，柏油
马路宽阔平顺。抵达这里并非难事，所以“不到黄
河心不死”这句俗语，在我们这就多了一层调侃的
意味。

黄河当然有河，不仅不“黄”，而且是晶莹剔透、
清澈无比，有一个情景交融的诗意名字，叫清溪河。
这条河与“黄”却又沾亲带故，其一部分源头来自黄
山市黟县的群山，万涧归宗流入黄山区的太平湖。

“黄”来“黄”去，与“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
“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你能说与“黄”无关么？

清溪河水甘纯清冽，宛如一条翡翠玉带环绕村
舍。依山临河而建的一幢幢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
散落在茂竹修林中。山水相连，水阔山秀，峭壁耸
峙，峰峦叠嶂，林木葱茏。古老而年轻的村落，犹如
一幅泼墨山水长卷。“连峰环绕水成围，十室人家半
掩扉。斜日儿童喧岸侧，争携网罟带鱼归。”这是清
末诗人汪琴北对清溪河的咏赞。

此乃四县交界处，东望青阳、太平（黄山区），南
连黟县群峰。独特的地理位置，通畅的黄金水道，

成就了这儿“十里水铺”的名号。小溪口是清溪河
昔日最繁华的码头，从这里坐船顺流而下，可到广
阳（石台老县城）、泾县桃花潭，通过青弋江，抵达芜
湖。所以，小溪口是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饭店、茶
馆、酒楼、客栈、货栈、杂货铺、得月楼等等，应有尽
有，酒旗、店旗等招幡迎风而舞；人头攒动，各种吆
喝声一浪高过一浪，好一派热闹的景象。沿河的一
边依势修建了廊亭，曲折回环，供商旅休憩观光，饱
览秀丽的山水。村落周边有普济庵、祭坛、文昌庙、
武昌庙等宏伟建筑，庄严肃穆，给古村落披上了一
层神秘的面纱。

都说无徽不成镇，黄河村与徽州黟县一衣带
水。有很多徽商在小溪口开贸易货栈，把茶叶、竹
笋、木材、毛竹等山货通过水路运到芜湖等地，再从
大码头贩来山里人所需要的布匹、雪花膏等物品，
这叫“两头赚，不走单”。生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
滚越大，很多商家又把货物倒腾到七都街上，从而
造就了“小小石台县，大大七都村”的神话。

水道的繁华必然导致陆路的通达，陆路的通达
带来水道的更加繁华，它们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小溪口的河道宽阔，阻断了人们翻山到焦坑去七都
的近路。于是，当时的村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
力，于康熙三十二年在村西头修建了一座石拱桥，

如“长虹饮涧”，取名为“虹饮桥”。这座雄跨清溪河
的大桥，古朴苍劲，藤蔓缠绕，光滑的青石板透着浓
郁厚重的历史沧桑，掩映在垂柳、翠竹之中，这一切
又与绿水形成倒影，是那么和谐，相映成趣。第一
级台阶宽约 8 米，往上略窄，在桥顶部构成了长约 9
米、宽约 7米的矩形，叫人叹为观止。

桥与山相接处，一块半截石碑靠山而立，碑文所
记的大致意思是此桥因损坏于嘉庆元年（1796）重修
的，刻有捐钱捐物的名录。不知道康熙年间的虹饮
桥是被洪水冲毁的，还是因当时行人太多货物太重
而踏坏的。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时的这条古徽道是
多么重要。

过桥就能翻越一座山到焦坑，听当地的老人
讲，这座山岭上下五里，酷似玄月，于是人们就从这
两层含义里各取一字组成岭名，称为五月岭。山道
全是青石板铺就，依山势而设，或平缓或台阶。我
们走走停停，踩着堆满了枯叶的古徽道，坎坷中感
受着古徽商盛衰的足迹，想象着古人肩挑背驮的艰
辛，真是感慨万分。

黄河村的历史是如此厚重，展示了古黄河人的
勤劳和智慧。我们站在岭头回望，现在的黄河村处
处是漂亮的楼房，远处的清溪河碧波荡漾，现代的
黄河人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美好乡村”奔小康！

郑邑旧事

要核桃
马清贤

祭灶，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小孩跑
着要核桃！

这是流传在浮戏山中部二郎寨下的
一首歌谣。

说起过年的风俗习惯，俗话说：“十
里不同俗。”在我们浮戏山中部的二郎寨
下，三十年前小孩“要核桃”的习俗，很有
特色。

要核桃，只兴大年初一这一天。新
年早上，吃罢饺子，十二岁以下只要能够
跑得动的孩子，不论男女，全部出动，大
的领着小的，三五成群或单独行动，就在
村里跑开了。这家出来去那家，东院出
来去西院，家家不隔，户户必至。到门口
甜甜地叫一声：“爷爷奶奶过年好！”人家
就知道你是干什么来了，赶紧笑盈盈地
上筐里或斗里抓把喜礼散发给孩子，他
们急着往下一家跑呢。这就是“小孩跑
着要核桃”。

之所以我说散发的是“喜礼”，而不
说核桃。因为名义上是要核桃，其实，小
孩跑到家里，不一定家家户户给的都是
核桃。不说从前，仅说人民公社那会儿，
核桃、柿子、杏，这些有经济价值的挂果，
收入都是生产队的。只有极个别人家院
里长棵核桃树，家里才可能有核桃。没
有核桃的人家就准备了糖果或别的什么
东西打发要核桃小孩。由于山村农户家
境不同，打发要核桃孩子的喜礼就不
同。一般家庭都是购买水果糖，家庭贫
穷的则五花八门，有红枣、沙梨、柿瓣儿、
甜饼、馍头等等，甚至还有切白萝卜片过
油炸一下当麻叶儿哄小孩的呢。

别以为是孩子，他们却精明得很。
过年到你家去，你不给好东西哄着，出门
就卖你的赖，路上遇见同行就宣传开了：
谁谁家就甭去，给的是馍头！谁家给得
好，谁家给得不好，不到半天时间就家喻
户晓了。还没有跑到的孩子听说给得不
好，干脆就不去了。

按当地习俗，过年那天，如果家里没
有人登门，是一种不吉利的现象。在除
夕夜熬年时，知礼节的家长就给孩子交
待了：去要核桃时，见着人家该喊爷爷的
喊爷爷，该叫大娘的叫大娘，恭恭敬敬地
说一声“过年好！”的拜年话。谁家必须
去，谁家早点去……

过年是给孩子过的，穿新衣，戴新
帽，蹦蹦跳跳放鞭炮，多么欢乐，多么喜
庆！孩子到了你家，就把欢乐与喜庆带
到你家了。来的孩子越多，带来的欢乐
与喜庆就越多。因此，孩子来了，你就得
给人家一点喜礼，表示一下，也给孩子一
个高兴。小孩子不拘东西多少，却懂得
好赖。核桃一个，糖果两个，就高兴得屁
颠屁颠的了。当然，有的人家宽裕慈善，
给得会多些。

跑得快的孩子，不到半天就跑遍
了全村，有兴趣的就跑外村去了，到外
村如果有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就
得自报家门，说的好听人家当然不会
慢待。同样是跑着要核桃的孩子，跑
一天，成果却不一样，原因是孩子的性
格所决定的。性格活泼的孩子到门口
叫得亲热，说得好听，人家一高兴，不
管是核桃或糖果就会多给几个，早点
打发你去下一家。性格内向的孩子，
到人家门口，一句话不说，人家就会慢
待你，等半天才会想起来给你点儿什
么，能不耽误事儿？

小孩一到十二岁，就不再参与要核
桃了，在我们那里说，十二岁就是大人
了，不说“甘罗十二做宰相”，从前十二岁
就娶妻成家的不乏其例，再去要核桃人
家就会笑话你了。要核桃的习俗行到改
革开放后就慢慢地消失了，一是计划生
育后孩子逐渐少了，不热闹了；二是家庭
生活逐渐提高了，过年家里买的什么都
有，不稀罕人家的了，宁愿在家里看电
视，也懒得出去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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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妃在观看歌舞伎演出的过
程中，被时尚妖艳的“神秘女郎”劫持。

日本列岛一片哗然，各种舆论和
猜测风起云涌，八卦周刊更是推波助
澜，制造耸人听闻的花边绯闻。

民众为皇太子妃的命运忧心忡
忡，出乎人意料的是，罪犯释放人质的
要求竟然是公开一份刊载南京大屠杀
的报纸和汉城公使馆发出的文件。

皇太子妃的生命危在旦夕，日本
神探为寻找破案线索赴南京、飞美国，
抽丝剥茧逐步见证了日本法西斯在二
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本右翼势力却坚决否认南京大
屠杀，否认汉城公使馆曾发出过文件，
明成皇后惨遭蹂躏和杀害成为历史谜
团。

幕后的神秘人物渐渐浮出水面，
面对死亡，皇太子妃是该睁大眼睛还
是紧紧闭上。

知味

乌克兰月亮饺子
竹缃素

要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爱吃饺子，
要属乌克兰了。而我有幸也在乌克兰朋友家品尝到了地
道的乌克兰饺子。朋友说饺子在他们的国家也是家常食
物，特别是在严寒的冬日里，这种煮熟的面团，对温暖身体
最好了。

乌克兰饺子的形状有点类似半月形状，饺子皮的做法
和我们差不多，先把面团切小块，擀成圆圆的，再包入调好
的饺子馅，捏成半圆即可。不过，个头却是我们饺子的两
三倍大，是名副其实的大馅饺子。朋友说，他们习惯称为
月亮饺。

和我们非常不同的还是在饺子馅上，他们用的主馅
土豆、洋葱、蘑菇、黄油等。朋友先把土豆蒸熟做成土豆
泥，然后调入剁成末的煎洋葱和蘑菇，黄油加热了拌匀，
最后调入少量一些草莓奶酪，一盘散发着暖意的饺子馅
就做好了。

饺子盛在陶碗里端上桌，蘸一口早已调好的葱丝酱，
那饺子吃起来，有土豆的绵软、洋葱的脆响和草莓奶的酸
甜，不像饺子，反而更像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小吃甜品。

朋友说，他们很喜欢在家里招待好朋友吃饺子，分享
一份美味的温暖。我想，不管在哪个国家，饺子都是团圆
和幸福的象征！

民俗

语言迷信
连 航

俗话说，喜鹊报喜，乌鸦报
丧。许多人见到喜鹊就会给自己
一个喜事将临的心理暗示，而看
到乌鸦或听到乌鸦的叫声就会认
为是祸事到来的前兆，并且还会
吐口唾沫，跺跺脚，再说上一句

“老鸹叫，老鸹死，老鸹头上蒙白
纸”等类似的话，希望化解所谓的
灾祸。其实这就是语言迷信，即
人们把语言所代表的事物和语言
本身相等同，把表示祸福的语言
看成是祸福本身的一种常见语言
现象。

语言迷信从内容上可分为吉
祥语、禁忌语和诅咒语三类。在
生活中不难发现吉祥语的运用，
比如说在婚礼上，人们常说早生
贵子、白头偕老、百年好合之类的
祝福话；在追悼会现场就会说一
些名垂青史、早登极乐、子孝孙贤
等追思颂功类的语言。禁忌类话
语更为常见，例如旧社会商人忌
讳说“舌”（谐音“折”）,船家忌讳
听到“帆”（谐音“翻”），戏班子忌
讳“散”等。诅咒语大致可分为咒
骂语和咒语两类。咒语的使用如
今并不多见，常出现在文化典籍
中，在《西游记》中，每当孙悟空肆
意妄为时，三藏法师往往动动嘴
皮用紧箍咒来管教自己的徒弟。

《白蛇传》中的法海和尚也是通过
咒语使得水漫金山。咒骂语相对
来说就颇为常见，现实生活中，诸
如此类的例子有很多，在此不一
一列举。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最重
要的交际工具，其本身是不具备

“说凶即凶，说福即福”超能力
的。语言迷信这一现象要引起我
们的高度重视，以避免因忽略而
造成恶劣的影响和不必要的麻
烦。

文苑撷英

风趣的古代打油诗
老 页

打油诗又称俚语诗，是指风趣诙谐、通俗易
懂、不讲格律的旧体诗。往往前半部诙谐，最后
要升华到比较高深的意境，让人读后心情开朗，
精神得到享受。

以下略举几例——
据说唐朝有一位叫张打油的人，写了一首

关于雪的诗，这就是打油诗的由来：“天地一笼
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小时候曾听父亲说朱元璋也写过关于雪的
打油诗，比上诗内容更丰富，意境更深，可能是
对张打油诗的加工发挥：“大雪下得猛，霎时复
瓦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一坟一疙瘩，
一井一窟窿。大同银世界，霎时归一统。”该诗
把下雪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且十分风趣。

明朝徐渭有一首诗《题柳亭送别图》：“东边
一棵树，西边一棵树。南边一棵树，北边一棵
树。纵然碧丝千万条，哪能绾得行人住？”前四句
俗不可耐，后两句却为点睛之笔，满含诗情画意。

大家都知道明朝有一位叫唐寅（伯虎）的大
诗人大画家，他少年家贫，一次他在山上看到几
位读书人正在饮酒，其中一人道：“你如会作诗，

也可入座。”他们满以为一个穷书生是不会作诗
的，不过想趁机取笑他而已。唐伯虎猜透了他
们的心思，便吟起诗来：“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
上到高山上。”几个人听到这两句便哈哈大笑起
来，以为他不会作诗，可接着唐伯虎吟出了下两
句：“俯首白云红日低，五湖四海齐仰望。”大家
听完这两句，一个个惊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急忙
请唐伯虎入座共饮。

清朝的李调元写过一首麻雀诗：“一窝两窝三
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食尽皇家千钟粟，凤凰何
少尔何多？”这首诗是对贪官污吏的辛辣讽刺。

在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和珅为了
打击陷害刘庸，诬蔑刘庸剽窃了乾隆皇帝的诗，
那首诗也是咏雪的打油诗：“一片一片又一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
不见。”前三句叙事，粗俗的很。可后一句中，飞
入、草丛、不见，才是诗眼，意境很美。

清代戍边大将杨遇春同朋友游玩时，见到
卧佛吟诗一首：“你倒睡得好，一睡万事了。我
若陪你睡，江山谁来保。”该诗表达了自己不贪
图安逸、保卫国家、尽职尽责的情怀。

入画 韩振兴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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